
“铜镜之王”

展览分为“日出初光，饰节

以礼”“海岱惟青，玉礼四方”

“王礼在鲁，天下久传”“图画天

地，碑传千古”等七个单元，通

过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将

山东古代文明串联起来。

展陈设计别出心裁：一座

巨大的“泰山”直通厅顶，中间

一条黑色玻璃廊道“开路”，带

领观众走进历史悠久、名贤辈

出的齐鲁大地。“我们将博物馆

四层三个共计2000多平方米

的大型展厅打通，时代的跨度

以及文物的规模等级都是空前

的。”清华艺博常务副馆长杜鹏

飞介绍，两年来，策展团队多次

前往山东省挑选展出文物，希

望观众能够透过新石器中晚期

到夏商周、两汉、魏晋南北朝等

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物，了解

山东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

走进展厅，就会看到一批

身份显赫首次露脸的重器。其

中，最受观众期待的，当数山东

淄博市博物馆所藏国家一级文

物——矩形五钮龙纹铜镜。它

长115.1厘米、重56.5千克，是

目前我国出土最大、最重的古

代矩形铜镜。静静矗立在展柜

中的铜镜虽绿锈斑斑，但在灯

光映衬下，精致美观的龙纹图

案清晰可见——龙身蜷曲，张

嘴吐舌，栩栩如生。

此铜镜出土于西汉初期齐

王墓陪葬坑，形体硕大，造型独

特。出土时，铜镜的正面和背

面均带有少许绿色铜锈，并且

已经断为三截。铜镜正面光滑

平整，虽历经两千多年，局部仍

光亮可鉴。铜镜背面主体饰浅

浮雕龙纹图案，花纹凸起0.1

厘米，四周边缘饰半圆形连弧

纹。在铜镜背面的四角和中间

有五个环形弦纹钮，钮长5厘

米、宽3.5厘米、高3.2厘米，每

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由于

铜镜体量巨大，使用时需要用

柱子和底座加以支撑，因此镜

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是为了与

柱子和底座固定而铸。

这面铜镜形体巨大。从目

前所见的历史著述和出土资料

来看，堪称“中华第一铜镜”。

在我国的出土铜镜中，圆形铜镜

数量最多，方形铜镜数量较少，而

矩形铜镜更是少之又少，这面铜

镜实属铜镜中的珍品。铜镜背面

的龙纹图案，线条自然流畅，极为

生动活泼。龙纹是战国中晚期到

西汉早期的流行纹饰，此镜对龙

形纹饰进行了改造，并将龙纹适

度拉长，与长方形镜体相得益彰，

可谓匠心独运，反映了当时高超

的艺术水平。

这面铜镜的面积近0.7平

方米，而厚度仅1厘米多，在没

有现代机械工具的帮助下，其

制作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当时

流行圆形镜，这种矩形铜镜在

当时属于异形。圆形铜镜铸造

工艺的规律性相对较强，异形

铜镜较之常见形状的铸造工艺

难度更大，往往需要依赖工匠

们丰富的铸造经验和超强的工

艺水平。该铜镜充分证明秦汉

时期我国铜镜制造技术已达到

了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它也是

汉初齐国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实

物见证。

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目录》，规定64件(组)一级文

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

物。山东省有三件禁止出境文

物，其中大汶口文化象牙梳调到

了国家博物馆，剩余的其中一件

是山东博物馆的大汶口文化八

角星纹彩陶豆，另一件就是淄博

市博物馆的这件大铜镜。

“超级文具包”

书刻工具，是用来书写、契

刻文字的工具。在中国古代，

最常用的就是毛笔和刻刀，即

俗称的“刀笔”。书刻工具的发

展历程，与中国早期文字的演

化历史密不可分。

此次特展展出的一套山东

济宁市博物馆收藏的书刻工具

同样引人注目。它们于1978

年 12月出土于山东薛国故城

的2号墓。

薛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

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其故城

在今天山东滕州市张汪镇与官

桥镇一带。滕州东部为丘陵地

带，西部为平原。薛国故城就

位于平原地带的东南边缘。薛

国是任姓国，黄帝的后裔。据

《通志·氏族》称:“颛帝少子阳

封于此，故以为姓，夏朝时期，

阳的第十二世孙奚仲亦封于

薛。”《左传》载“薛之皇祖奚仲

居薛以为夏车正”，故后人称奚

仲为中国造车鼻祖。

今天的薛国故城，是保存

较好的一座东周时期的古城

址。1978年 10月至 12月，经

山东省文化局文物处批准，由

济宁地区文物组组成薛国故城

调查队，采取重点调查、重点

钻、重点试掘的方法，对薛国故

城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并在

2号墓地发掘9座周代墓葬，共

出土文物1839件，其中有32件

(套)收藏于济宁市博物馆，以青

铜器居多，包括这套书刻工具。

这是迄今为止最为齐全的春秋

时期的书刻工具，共计27件，其

中有铜斧1件、锛2件、削刀7

件、刻刀2件、凿4件、刻针4件、

锯2件、钻2件以及磨石3件。

估计原有毛笔，可能已朽毁。

古人用竹木制作简牍，往

往要经过裁、切、烘(杀青)、书

写、钻孔、编等加工环节。济宁

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套书刻工

具，其中的锛、凿、斧、锯主要用

于竹简木牍的裁切、加工成型，

磨石用于竹木简牍的表面打磨

及磨砺利器，刀、削用于刻字、

剔字，或用于简牍文字中的细

部加工，针、钻用于竹简的钻

孔，最后捆扎成册，科学、系统

而完整，毫无悬念地被评为国

家一级文物。

这套墓主人生前所用文

具，放在墓葬中作为陪葬之物，

足见墓主人对这套“文房之宝”

的珍视。据考证，墓主人应为

某位薛国国君。看到这套工

具，仿佛看到了两千多年前古人

使用这套工具制作简牍的一系

列场景。这套工具的发现，为今

天的人们研究春秋时期的书刻

史以及认识简牍在历史上所起

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实物资料。

王莽的“权衡”

此次特展还有一些声名远

播的“新面孔”，比如出土于邾

国故城遗址的新莽王朝的度量

衡器。这批珍贵的文物重见天

日不久，此前一直珍藏于山东

大学博物馆，外界较难看到。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

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地

处峄山南麓，平面略呈长方形，

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内中部

为面积近17万平方米的高台，

应是宫殿区所在，俗称“皇

台”。根据《左传》等文献记载，

公元前614年邾国国君邾文公

迁都于此，战国晚期邾国被楚

国所灭。秦汉至两晋时期此地

为邹县县治，北齐时县治迁至

现邹城市区一带，该城址才逐

渐废弃，其作为都城和县城使

用的时间长达1100年。遗址

自清代以来不断采集出土重要

文物，但是一直没有开展正式

考古发掘。2014年，国家文物

局批准山东大学承担该城址为

期 10 年的田野考古项目。

2015年春季，山东大学进行了

第一次考古发掘。

2017年 3月至 7月，山东

大学对该城址进行了第二次发

掘。发掘区选在宫殿区“皇台”

之上，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

出土遗存比较丰富，其中遗迹

包括灰坑270余个、沟渠10条、

水井4眼，还有房址、窑炉等。

出土大批遗物，其中陶器有鬲、

盂、豆、罐、盆、瓦、瓦当、砖等，

铜器有新莽铜器8件，以及钱

币、印章等。遗存的年代多数

属于春秋、战国、汉代，另有少

量北朝至隋唐时期遗存。

这批新莽铜度量衡器出自

3号水井，共有8件，即诏版2

件、货版1件、衡杆1件、环权4

件。2件诏版形制大小基本一

致，均为正方形，正面中央均阴

刻81字篆书铭文，是王莽建立

“新”政权并施行度量衡改革的

诏书。1件货版也为正方形，

器型是第一次出土，用途还有

待深入研究。另外，铜权和铜

衡应为一套。

根据“始建国元年”等铭文

信息可知，这批铜器应铸造于

公元9年。综合3号井的出土

层位和同出遗物判断，此井应

建于西汉初期，到西汉末年的

新莽时期，扔入这批铜器并填

满杂物，以掩藏铜器免于被发

现，其历史背景很可能与新莽

王朝末期的社会动乱有关。

结合已有研究初步推测，权

衡一套5件的用法类似现在的

天平称重，即衡杆两侧分别挂载

铜权和货物，上悬孔用作称重时

的支点，属于等臂式衡器。两件

诏版的使用方法，推测很可能是

嵌于木质方形量器斛的外壁，可

惜木质量器已腐朽无存。

根据现有资料，王莽时期

的度量衡铜器以前发现很少，

只在甘肃定西市和合水县等地

发现了不足10件，而且多为村

民偶然挖出。邾国故城出土的

8件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

过正式科学发掘出土的，也是

一次性集中出土数量和种类最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这批铜器

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

“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

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

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演变具

有重要意义。

综合齐鲁晚报、北京日报
除署名外图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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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正在清华
大学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清华艺博）展出，此次展

览联合了山东省五十余家文博机构，有近440件组文物参展，
其中一级文物超过百件，更有几乎没有公开展出过的文物。

清华艺博结合各地历史文化底蕴，用文物讲好古代文明
故事，2019年与陕西省策划了“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
术特展”，2021年和山西省合作了“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
粹”展览。此次经过长达两年的策划，清华艺博与山东省博物
馆、孔子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院等50余家文物机构携手，
通过展览将山东古代文明系统、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近440件组文物串起山东古代文明
中国古代最大矩形铜镜“揭开面纱”

“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展览现场。
图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网站

新莽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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